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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

没没了了级级别别，，编编制制是是否否也也取取消消
省人大代表王道奎：医院按事业单位管理影响人才引进

村企转型升级

到深圳挖人才

“作为全国第一批试点
省份之一，我省自2010年试
点起至2014年底，仅有518人
实现了角膜捐献，185人捐献
器官。”28日上午，省政协委
员、济南市红十字会常务副
会长袁淑玲参加分组讨论时
透露。

她说，目前我国角膜器
官捐献率低，除受传统观念
制约，还缺乏相应法律法规
保障以及对捐献者的激励补
偿机制。

“最近，姚贝娜去世掀起
舆论波澜，而捐献角膜行为
本身却没得到公众足够的重
视，这背后是中国眼角膜和
器官捐献率一直过低的尴
尬。”袁淑玲说，角膜疾病是
全球第四大致盲病患，在中
国更是排第二位。

据2008年第二次全国残
疾人抽样调查统计，中国有
视力残疾1691万人，因角膜
病致盲患者约400万人，但其
中70%可以通过角膜移植手
术复明，手术成功率可达90%
以上。

中国很早就效仿发达国
家建立了眼库，但由于角膜
捐献率过低，角膜资源极其
稀缺。目前，大约20个眼库几
乎都是“有库而没有眼角膜”
的“空库”，每年只能进行不
到5000例的移植手术。中华
眼库协会于1985年成立，到
2006年接收到的自愿捐献的
角膜不到100例。

袁淑玲介绍，严格来说，
角膜属人体组织，而非人体
器官。与角膜相比，器官捐献
的缺口更大。国内每年需要

器官移植的患者大概有150
万人，其中只有约1万人能
够做上手术，供需比例只有
1:150。

袁淑玲分析，角膜和器
官捐献工作面临难以推动的
局面，一个重要原因是传统
观念和宣传乏力，公众对捐
献行为的意义及这项工作的
知晓率还处于模糊阶段。

袁淑玲建议，要大力宣
传角膜和器官捐献，突出公
众人物影响力，组织和动员
广大党员干部带头参与捐
献，将捐献工作纳入文明城
市测试体系。

此外，加大人文关怀力
度，对捐献志愿者的慰问常
态化、制度化。

本报记者 马云云
本报见习记者 周国芳

全全省省五五年年仅仅551188人人捐捐献献角角膜膜
省政协委员袁淑玲：捐献者激励补偿机制缺失，导致捐献率低

本报记者 宋立山

“既然没有行政级别了，
为 何 不 把 编 制 也 一 块 取 消
掉？”28日上午，省人大代表、
潍坊市脑科医院名誉院长王
道奎就自己长期工作的医疗
领域，提出了深化改革的建
议，“医院仍然按照事业单位
管理，影响人才引进，严重束
缚了医院的发展。”

王道奎说，潍坊医院已经
取消了行政级别，但还是按照

事业单位管理，这种管理的弊
端最束缚医院手脚的就是编
制问题。有编制的医生，职称
晋升、社会保障和退休待遇方
面都是按照编制内的标准来，
没有编制的就陷入很尴尬的
境地。

以潍坊市人民医院为例，
如今仍是沿用上世纪90年代
的编制，当时只有800张床位，
配了1600个编制名额。现在医
院有2000多张床位，职工也达
到2500多人，编制却还是那么

大的盘子，这给人才引进造成
很大困难。

“我认为，现在的医疗体
制改革，是时候向更深层次探
索了，要着力打破体制上的束
缚。”王道奎据此建议，既然行
政级别取消了，那么完全可以
同时取消编制，让医院根据自
身发展，按照岗位设定人数，
达到条件就可以招，建立聘任
制的薪酬制度。

“不过，改革不等于整齐
划一，编制也有它的作用。”王

道奎同时提到，去年他们去外
地调研时发现，有的基层医疗
机构，员工扩充到90人了，但
是编制只有9个，财政拨款太
少。

在一些基层医疗单位，保
持一定的编制名额是必要的，
因为基层单位多是保民生基
本的保障机构，这部分人的工
资发放主要靠财政补贴，如果
编制少了，待遇就会降低，补
充不了人，服务质量也很难保
证。

“有几种企业能够活下去，一
种是行业第一，谁也挡不住；一种
是高科技、高附加值，重视创新的
企业；还有就是能够走出国门的企
业。当然，如果财大气粗不怕赔本，
也不是活不下去。”28日上午，烟台
代表团分组审议时，省人大代表、
莱州市土山镇潘家村党支部书记
潘书昌的一席话逗笑了在场的人。

围绕企业如何在经济困难的
情况下突围的话题，潘书昌聊起了
自己的经历，“潘家村盐场1977年建
成，除了员工工资，运行成本非常
低，所以几十年来几乎是稳赚不
赔。2014年员工工资上涨，一吨工业
盐的成本达到120元，而盐价下跌，
现在一吨只能卖90元。”潘书昌说，
盐场在潘家村算小企业，却是经济
发展大环境的晴雨表，“房地产不
景气，影响到玻璃产业，生产玻璃
的重要原料中就有纯碱。”

潘书昌还是山东环日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公司是一家拥有近
4000名员工的综合性企业。在潘书
昌看来，如何走过2015年，让企业

“活下去”是更值得探讨和解决的
问题。

1983年初，潘书昌承诺年上交
村委会6000元费用，承包了资产不
到3万元的螺丝厂。从生产各类气瓶
和阀门到成为巨型轮胎国内行业
领跑者，再到投身医疗器械行业，
潘书昌走出的每一步离不开长远
眼光。

为了发展，潘家村多数村办集
体企业转制为民营企业。“全村1300

多口人，几乎每个人都是股东。”潘
书昌说，集体企业有弊端，阻挡发
展，目前能够生存下来的都已转
制。

“除了生产医疗器械，我们也
开始做研发，可在山东很难找到从
事相关专业的人才。”潘书昌专门
去人才集中的深圳，招来了两名专
业技术人才。“花钱事小，只要能招
到人才就行。”

“现在，公司还在研发麻醉机
等医疗器械。”潘书昌说，医疗器械
主要的成本就是研发，做好研发创
新工作，才能让企业不落后于人，
持续发展下去。

本报记者 许亚薇

省人大代表梁菁：

幼儿园兴趣班

收费应规范

身为80后，省人大代表、
淄博新华制药有限公司车间
工人梁菁希望反映更多年轻
人的心声。今年，梁菁关注的
是幼儿园兴趣班收费的问题。

“朋友、同学的微信和QQ
群里，经常会抱怨幼儿园里办
兴趣班，而且会额外收费。”梁
菁说，大部分家长下班都比幼
儿园放学晚，孩子只能呆在幼

儿园里，幼儿园老师就会向家
长推荐兴趣班。

在梁菁看来，家长也很
无奈。

“上吧，有时候不是孩子
想学的，还要额外交钱；不上
吧，担心老师、同学孤立孩
子。”在梁菁看来，幼儿园是
孩子做游戏、塑造性格和寻
找个人兴趣爱好的地方，不

应该把过多的压力施加到孩
子身上。

梁菁说，目前公办幼儿
园相对规范，出现办收费兴
趣班的现象较少，收费兴趣
班大多出现在规模较小或私
立幼儿园。梁菁希望，能够进
一步规范和监督幼儿园办学
和收费规定。

本报记者 许亚薇

省政协委员、济南市红十
字会常务副会长袁淑玲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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